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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给石 国 庆打 电 话 ，告 诉
他，报上准 备将省上命 名 的20
位职工 艺术家挨着个 儿 介 绍 一
遍，给你怎么 写 ？

老石 说：“我臭名 昭 著 ，
报上 都揭露 过了 。还说啥 ？要
说，你就把我的老底 儿再抖搂
一下吧！”

说起石 国 庆 ，知 名 度 算 不

得很 高 ，但 要 提 起 “王 木
犊”，那 可真是满长安城 内 妇
孺皆 知 的 人物 。近几年 ，由 于
王木犊在 中 央省 、市 电视台频
频亮相 ，石 国 庆 为我们精心塑
造的 这 个 当 代 阿 Q已 经 成 了

“ 国 家级”的名 人了 。
还说什么 呢 ？
按照 老石 的提示 ，我就再

将他的 老底抖搂一下吧！
“ 独 角 戏”是 怎 样 出 笼

的？
认识 石 国 庆 ，是 在 “文

革”期间 ，那时 ，我们都在同
一个 群 众 组 织 的 文 艺 宣 传 队
里，不过 ，我和他却不是一个
队。两队驻地相距 不远 ，少不
了相 互来往 ，切磋艺术 。石 国
庆是 他 们 队 上 的 台 柱 子 ，集
编、导 、演 为一 身 。我看过 由
他执 导 并 主 领 的 大 型 歌 舞 剧

《 收租院》，对老石是很钦佩
的。以 后 ，我们便成了 很要好
的朋 友 。文革后期 、市上 多 次
组织故事队 ，我们都在一起 。
我只能写 ，不能讲 ，而老石不
仅能 创作故事 ，而且讲起故事
来，有 声有 色 ，是故事队 里 的
领衔主讲 。

大约 是 在 1978年 （或 是
1979年），西安市职工文艺会
演在市工 人俱乐部举行 行 。石 国
庆出 人意料地在会上拿 出 了 一
个令全场观众如痴如狂的新节
目：陕西独角 戏 《秦腔歌舞与
离婚 》形式新奇 ，表演奇特而
火爆 。石 国 庆演两个人 ：王木
犊与 李么妹 ，生动活泼 ，妙趣
横生 。那时 ，文革刚 刚 结束 ，
冰封 的 文 艺舞台乍暖还寒 。老
石的这一全新的 形式 ，全新的
表演 ，全新的 艺术形像怎不使
古城观众欣喜若 狂 ！剧场骚动
了：有 人拍红 了 巴 掌 ，有人抑
不住狂喜高 声叫 好 ，剧场后排
的青年 人站到了 椅背上……

然而 ，会 演评论组却异常
冷静 。多 数 人 认 为 ：这 是 胡
闹、出 洋相 、哗众取宠 ，不是
正经艺术 ，甚至应列入批判之
列。

那时我是会演评论组的 副
组长 。我被老石 的 大胆探索精
神感动 ，并且理解了这个小节
目深 刻 的 内涵 。可我没有 勇气
站出 来 为老石据理力 争 ，只好
采取 “曲 线救人”的办法 ，我
说：“观众欢迎 ，说明他有市
场。现在一切都在拨乱反正 ，
许多 事情咱们都吃不透 。我看
还是将这个节 目 推上去 ，不行
了，叫 上 面毙了 去 ，咱不要落
个扼杀新生事物的名 为好。”

这话 ，对评委们有些 “威
胁”。最后通过了 我的提议 ，
让石 国 庆参加上了 省 上会演 。
不料 ，省上轰动了 。又送到北
京，北京就更轰动了 。中 央领
导都看 了 ，并给了 高度评价 。

从此 ，石 国 庆激情 高 涨 ，
十几年来 ，推 出 了数十个王木
犊系 列。“王木犊”成了红 遍

大江 南北 的 人物了 。
“你给我捅了漏子了 ！”
石国 庆 从 事 创 作 ，演 出 都

是利用 业余时间进行的 。在舞
台上他 以憨态可掬的 王木犊 引
得观众捧腹大笑 ，而在生活中他
却是位正襟危坐 ，不苟言笑的大
学讲师 。

大约 在 十 年 前 ，一 位 朋 友
对我说：“应 当 给老石的独角 戏
写篇文 章 了。”随后 ，她就写了
篇千把字 的文 章 交给我 。我通
过《西安晚报 》的 朋友将它付诸
报端 。

老石 见 到 我 ，满 同 忧戚地
说：“伙计 ，你给我捅了漏子了 。
这下 ，学 校 领 导 、学 生 都 知 道
了。叫 我 怎 么 上 讲坛？”我 当
时的 确 有 点 难 为 情 ，但时 间 久
了，王木犊越来越红了 。我便对
老石说 ：“狐狸的尾巴 ，你能让他
永远藏住么？”

“ 我总算个职工家属么！”
在省上命名职工 艺术家 的

大会 上 ，我又见到了 老石 ，他在
第一排的边上坐着 。我凑上去 ，
调侃地问道：“你怎么混入 工 人
阶级队伍里来了？”

老石 已 调到市艺术研究所
工作 ，无论从哪个角 度上讲 ，他
都在职工之列 ，命名为职工艺术
家是 当 之无愧的 。我是跟他 开
玩笑呢 ！

老石一脸的幽默 ，答日 ：“我
老婆在工厂工作 ，我总算个职工
家属 吧？她厂 里 的家属 委 员会
都管我哩 ，省工会能不管我？”

老石 ，“管 ”你的人多着呢 ！
全市 、全省 、全 国 的观众都拿眼
望着你 ，期待着你的新作 、为我
们的时代 ，我们的生活增添更加
美好的笑声哩 ！

世足杯观感 与 综 评

15届世足杯　赛事过半　小组赛揭晓
1 6强龙虎斗　好戏在后　结局仍迷离

截止 6月 30日 ，第 15届
世界 杯 足 球 小 组 赛 已 见 分
晓，16强 已 经 产 生 。

笔者 就 欧 、美 、非 、亚
四洲 印 象 较 深 的 球 队 的 观 感
综评 如 下 ：

欧洲 队
德国 队 。该 队 为 上 届 冠

军，未 参 加 预 选 赛 而 直 接
进入 此 届 杯 赛 ，故 首 场 开 幕
式上 仅 以 一 球 小 胜 玻 利 维 亚
队，看 得 出 福 格 茨 从 贝 肯 鲍
尔手 中 接 过 教 鞭 后 在 演 练 该
队的 阵 型。“金 色 轰 炸 机 ”
克林 斯 曼 抓 住 了 机 遇 ，将 球
踢入 了 玻 队 空 门 。此 球 ，玻
队守 门 员 出 击 过 早 ，乃 经 验
不足 所 致 。从 中 也 看 出 克 氏
的意 识 和 马 特 乌 斯 与 哈 斯
勒等 球 星 的 作 用 。次 仗 与 西
班牙 队 以 1：1握 手 言 和 ，战
绩还 算 勉 强 。看 得 出 福 格 茨
在指 挥 上 比 贝 肯 鲍 尔 略 有 逊
色，气 魄 不 足 。

意大 利 队 ，在 主 教 头 萨
基的 指 挥 下 ，首 场 竟 以 一 球
负于 英 式 打 法 的 爱 尔 兰 队 ，
爆了 一 个 不 小 的 冷 门 。此
役，意 队 过 分 依 赖 巴 吉 奥 ，
在爱 队 人 高 马 大 力 量 型 的 冲
击下 ，战 术 单 调 。巴 吉 奥 毕
竟不 是 当 年 的 马 拉 多 纳 了 ，
一旦 对 方 盯 死 他 ，意 队 中 枢
便不 灵 了 。二 战 挪 威 队 ，一
球小 胜 。在 守 门 员 帕 柳 卡 被
红牌 罚 下 后 ，将 巴 吉 奥 换 下
无疑 是 正 确 果 断 的 ，萨 基 的
胆略 与 指 挥 艺 术 令 人 钦 佩 。

荷兰 队 。首 仗 一 球 小 胜

沙特 阿 拉 伯 队；2线 一 球
负于 比 利 时 队 。看 来 荷 队
少了 巴 斯 藤 和 左 力 特 两 员
老将 实 力 明 显 减 弱 了 。伯
格坎 普 等 几 名 新 星 尚 欠 火
候。

西班 牙 队 。首 仗 被 韩
国队 2：2踢 平 ，责 任 全 在
主教 练 克 莱 门 特 。两 球
领先 反 被 追 平 ，换 下 球
星萨 利 纳 斯 想 松 口 气 ，
实属 下 策 。这 教 训 足 以
让各 队 明 鉴 。次 仗 对 德
国队 1：1言 和 ，首 仗 无
疑伤 了 锐 气 。不 过 ，西
队人 高 马 大 ，属 欧 洲 拉
丁派 ，实 力 不 凡 ，只 要
吸取 教 训 ，有 好 戏 可
唱。

美洲 队
巴西 队 。首 仗 以 二

球胜 俄 罗 斯 队 。全 队 球
技在 各 队 之 上 。球 踢 得
潇洒 、流 畅 、华 丽 、充
分显 示 了 巴 西 人 卓 越 的
足球 天 赋 。次 仗 三 球 胜
喀队 ，依 然 风 采 可 人 ，
表演 了 一 场 煞 是 好 看 的
师徒 之 战 。尤 其 使 人 耳 目
一新 的 是 该 队 一 脚 触 球 ，
更令 人 眼 花 缭 乱 ，这 一 创
造是 主 教 练 佩 雷 拉 对 足 坛
的一 大 贡 献 。球 星 罗 马 里
奥两 仗 光 芒 四 射 ，这 样 的
球星 才 当 之 无 愧 。他 的 杰
出表 现 使 巴 吉 奥 、伯 格 坎
普等 黯 然 失 色 。但 总 体 印
象，巴 队 锋 芒 显 露 过 早 ，
后防 尚 未 经 过 强 队 的 挑

战。

阿根 廷 队 。首 仗 4球
胜希 腊 队 ，实 力 不 凡 ，既
有高 超 的 技 巧 又 很 实 用 。
球星 巴 蒂 斯 图 塔 风 头 出
尽，一 场 独 进 三 球 。马 拉
多纳 雄 风 犹 在 ，一 个 “世
界波”的 左 脚 入 球 ，令 人

拍案 叫 绝 。二 战 尼 日 利 亚
2：1胜 。阿 队 显 得 富 有 经
验，牢 固 地 控 制 了 场 面 ，
这又 是 一 场 师 徒 大 战 ，球
星卡 尼 吉 亚 射 入 两 球 ，旧
梦重 温 。新 球 王 马 拉 多 纳
依然 担 负 着 “领 衔 主 演 ”
的作 用 。

非洲 队
尼日 利 亚 队 ，首 仗3：

0 胜 保 加 利 亚 队 。该 队 攻

势凌 厉 ，速 度 奇 快 ，技 术 颇
佳，看 来 尼 队 才 是 本 届 杯 赛
最大 的 黑 马 。二 仗 2：1负 阿
根廷 队 ，虽 败 犹 荣 。

喀麦 隆 队 首 仗2：2逼 平 瑞
典队 踢 得 精 彩 。次 仗3：0负 巴
西队 ，是 该 队 遇 到 了 克 星 。后
又以1：6大输俄队 ，惨遭淘 汰 。

亚洲队
韩国 队首仗2：

2逼 平西班牙队 ，可
喜可 贺 ，该 队 斗 志
旺盛 ，奔 跑 积 极 。
次仗0：0与 玻 利 维
亚队 言 和 ，显 出 在
体能 下降 的 状态下
技术不 足的 弱 点 。
最后 虽以3：2小败德
国队 ，但令人惊奇 。

沙特阿拉伯 队
首仗 2：1负 于 荷 兰
队，但 失 球 乃 守 门
员代亚耶亚缺乏经
验所 致 。二 仗 2：1
打败 摩 洛 哥 队 ，长
了亚 洲 队 的 志 气 ，
也打破 了 亚洲球队
28年 来在 世杯赛 上

未胜的纪录 ，并进 入十 六强 。
综上所述 ，笔 者预测 ：有 望

夺杯 的 队 主 要 凭 实 力 ，机遇 次
之。足 球 虽 然 有 其 偶 然 性 ，但
依据 前 几 届 杯 赛 来 看 ，经 验 老
到、整体实 力 强 、拥有球 星和有
好教 练 的 队方 可 夺杯 。能进入
四强 的 队 依 次 为 ：阿 根 廷 、德
国、意大 利和 巴 西队 。

结果 是否如 料 ？让我们拭
目以待 。　（羊梦 ）

奇石 收 藏 第 一 人
文/张 瑞 清

两年前的秋天 ，一个意
外的喜讯从京都传 到了 大
巴山 ：中华奇石馆馆长马文
斌复信陕西镇巴县食品公司
职工刘庆海 ，热情赞扬他“为
中国 奇石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”，
并邀请他参加国际奇石博览会 。

刘庆海用了40多年的时间 。
收藏珍贵奇石1300余种 ，是迄今
为止 ，我国 内 自 费收藏精美奇石
最多的人 。

1950年 ，年仅9岁的刘庆海无
意之 中 发现 了 一个其乐 无穷 的
“ 世界”。那年夏天 ，他在放学回
家的路 上拾到一形如 石马的 奇
石。他将其用绳子系挂在脖子上 ，
愈玩愈感到开心 。自 此 ，刘庆海 与石
头结 下 了 不解之缘 。每天放学后
便溜到河边 ，或登上 山坡 ，如痴如醉
地寻觅着他心爱的石头……

初中毕业后 ，他在基层食品
站工作 ，除了杀猪卖 肉 。基余时
间全用来与石头打交道 。为寻 觅
奇石 ，刘庆海踏遍了镇 巴县40多
个乡 （镇），400多 个村的 山 坡河

滩，穿 破 多 少 双 鞋？行 了 多 少
路？现今连他本人也难以记清 。
一次 ，为找到一块蜂房化石 ，他从
6米多高的崖石上跌了下去 ，皮破
血流 ，头晕 目 旋 ，老半天才从地上
爬起来 。逢上节假 日 ，刘庆海常
常清早出 门 ，直到夜晚才回家 。
只要买到奇贵的石头 ，哪怕再苦
再累 ，他也要把石头搬回家 。天
长日 久 ，他的爱好传了开去 ，一些
热心人为他提供采石之地 ，并将
意外发现的奇石送上门来 。几十
年来 ，在他上有 白 发老母 ，下有在
外求学的儿子 ，至今连有线 电视
都没装上 的情况下 ，为买石 竟花去
5000余元 。就连老母亲攒下的160元
私房钱 ，也让他换成了石头 。

44个春秋悄然过去的今天 ，
当我跨入刘庆海的家门 ，只见楼
道两旁 ，屋 里屋外 ，床下木 箱里

… …处处堆满五颜六色的奇石 ，
仿佛是一个石头的世界 ，在他收
藏的 奇石 中 ，有天体化石 ，生 肖
石，宝石 ，彩石四大类1300余种 。
其中 天体化石有嫦娥奔 月 ，天女
散花 ，猪八戒背媳妇 ，怪鸟下石蛋
等多种 ；生 肖 石有兔 、龙 、蛇 、虎等
十二生 肖 ；采石有多产于美国和
俄国的冰洲石 ，水晶石 ，等 多种 ；
宝石类有鲸鱼 、孔雀 、鸳鸯等诸多
种。尤其是这些石头自 然形成的
文字 。图案 ，景物如此栩栩如生 ，
让人称奇 ！

他用 诸多石头拼成的“二十
一军入川”，“中国少林寺”，“一九
四九”，“一九二一”，“十一届三中
全会 ”等60幅天然形成的象形文
字，如不细心观察 ，还真难辩认是
书写在石头上的还是 自 然长在石
头上的 ？

在刘庆 海珍藏的 精奇石头
中，有据今1.5亿年的湖化石 ，有
距今近2亿年的恐龙化石 ，也有来
自地球之外的陨石……这些奇形
怪状 ，五花八门的石头 ，对研究我
国古代历史 ，天文学 ，自 然科学 ，
生物学 ，地理学等 多 种科学具有
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。

1991年10月 1日 ，刘
庆海个人奇石展 览 ，在镇
巴县 文化馆开幕 。这次
为期十天的奇石展是他自
筹资 金 500元 办 起 来

的。奇石展吸 引 了 县 内外许许
多多观赏者和研究者 。一位客
商以每公斤万余元的价格购买
刘庆 海 收 集 洁 白 如 玉 的 冰 洲
石，被他婉言谢绝 了 。

当有人问及刘庆海收藏奇石
的目 的时 ，刘庆海直爽地说 ：“我
收藏奇石 ，一不图名 ，二不图利 ，
只愿在有 生之 年 在镇 巴 建成一
个奇 石 展 览 馆 ，一方 面 自 己 研
究奇 石 ，为 中 国 奇 石 文 化提供
一些 有 力依据 ，做 出 一点贡献 ，
另一 方 面 开 阔 当 地群 众 视 野 ，
丰富群众文化生 活……”

本版编辑 徐 剑铭
刊头设计　范 红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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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
平
里，

是
我
国
伟
大

爱
国
诗
人
屈
原
的
故
乡。

今
年
五
月

初，

我
和
友
人
去
武
汉
办
事，

曾
绕
道

专
程
游
览
了
照
面
井。

照
面
井
位
于
伏
虎
山
腰，

是
一
眼

终
年
不
枯
的
小
山
泉，

泉
口
直
径
约
两

尽
五
寸，

泉
深
三
尺
有
余。

泉
水
终

年
洁
净
清
澈，

冷
寂
如
镜。

泉
台
一
立

有
清
咸
丰
十
年
镌
刻
的
石
碑，

正
中
刻

着
“
照
面
井”

三
个
楷
书
大
字，

旁
有

小
字
注
明：

“
预
先
告
诉
远
近
的
人

们，

这
是
屈
原
遗
泉，

特
地
重
新
修

葺，

以
后
千
万
不
可
荒
废，

污
染
！
三

闾
合
坛
弟
子
同
修。
”

泉
的
两
旁
各
有

一

株
株
枝
繁
叶
茂
的
青
树
和
一

株
郁

郁
葱
葱
的
柞
树，

如
同
屈
原
的
两
位
弟

子，

日
夜
守
护
着
屈
原
遗
泉。

泉
的
四

周
为
茂
密
的
古
柏、

高
山
柳
和
盛
开
的

鲜
花，

把
屈
原
装
扮
得
幽
静
迷
人。

沿
照
面
井
斜
下
约
百
米，

有
一
石

洞，

名
曰
屈
原
读
书
洞。

相
传，

屈
原

少
时
勤
奋
好
学，

黎
明
即
起，

去
照
面

井
洗
梳
完
毕，

疾
步
回
到
洞
中，

以
玩

石
为
椅，

条
石
为
桌，

琅
琅
读
书
声
传

遍
读
书
洞
内
外。

是
清
冽
的
泉
水
启
迪

着
诗
人
的
灵
感，

是
甘
美
的
泉
水
滋
润

着
少
年
爱
国
的
心
田。

正
如
乐
平
里
的

碑
文
所
写：

“
公
自
幼
躬
耕
勉

学，

壮
而
出
仕，

官
居

左
徒，

明
‘
奉
贤
授

能’

之
治，

奉
‘
联
齐

抗
秦’

之
策，

身
事

怀、

襄、

行
廉
志
洁。

熟
料
君
王
昏
聩，

奸

佞
进
谗，

孤
忠
见
妒，

累
遭
放
逐，
…

…
公
文

思
高
远，

辞
章
瑰
丽，

著
《
离
骚》

等
二
十
余

篇，

抒
忧
国
之
志，

哀

民
生
之
艰。

历
朝
推
尊

孤
忠，

谥
号
清
烈：

乡

里
父
老，

立
祠
而

祀。

”
并
重
修
照
面

井，

屈
原
庙
等
“
三
闾

八
景
”，

“
以
志
人
民

感
公
之
伟
烈
耳
！”

读

来
更
令
人
油
然
而
生
对

屈
原
的
敬
意
和
怀
念。两支 落 魄 的 球 队 ，创 造 了 四 个 “空 前”，于 是 你

不得 不 服 ：足 球 是 圆 的 ！赛 场 上 ：

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
——俄 ·喀之战观后

文/桑秋
29日 凌 晨 ，俄 罗 斯 队 与 喀 麦 隆 队 狭 路

相逢 ，捉 对 厮 杀 。喀 队 仅 有 一 分 在 手 ，而
俄队 却 背 着 个 大 零 旦 。此 役 ，喀 队 如 能 大
胜，则 能 挤 上 驶 入 第 二 轮 的 末 班 车 ，而 俄
队则 山 穷 水 尽 ，只 剩 下 打 道 回 府 的 份 了 ，
连主 教 头 都 已 拟 好 了 辞 呈 。赛 前 人 们 普遍
看好 喀 队 。当 记 者 问 42岁 的 老 将 米 拉 ，此
役你 们 能 进 几 个 球 时 ，米 拉 说：“上 帝 让
我们 进 几 个 我 们 就 进 几 个 ……”此 话 看 似
幽默 ，实 质 上 却 道 出 了 喀 队 的 自 负 之 情 。

然而 ，足 球 是 神 话 的 演 释 。所 有 的 人 ，
包括 两 个 队 的 所 有 的 人 连 梦 中 都 不 曾 出 现
过的 奇 迹 在 球 场 上 却 发 生 了 ：俄 罗 斯 人 一
场连 进 六 球 ！六 球 将 球 网 撞 得 索 索 发 抖 ；
六球 将 全 世 界 的 球 迷 撞 得 目 瞪 口 呆 ；六 球 将
“ 北 极 熊 ”头 上 黑 沉 沉 的 天 空 撞 得 闪 出 一 道
眩目 的 亮 光 ……而 这 六 球 ，却 将 一 只 脚 匆 匆

踏上 末 班 车 脚 踏 板 的 非 洲 雄
狮踹 了 个 四 仰 八 叉：伙 计 ，这
班车 没 你 的 座 ，下 去 吧 你 ！

足球 演 释 的 神 话 太 残
酷！但 却 并 不 难 推 测 。依 本

球迷 愚 见 ：俄 罗 斯 人 认 为 自 己 输 赢 （当 然 ，他
没料 到 会 有 这 种 能 扭 转 乾 坤 的 大 赢 ）都 得 落
荒而 归 ，所 以 ，抱 着 “陪 你 玩 玩 的 ”思 想 ，无 奢
望无 包 袱 ，无 欲 则 刚 ，踢 得 从 容 而 潇 洒 ，技 、
战术 得 以 淋 漓 尽 致 地 发 挥 ；而 喀 队 则 急 欲 搭
上末 班 车 ，背 着 沉 重 的 包 袱 ，行 进 当 然 困 难
了。

世间 的 一 切 神 话 都 是 为 了 解 释 世 界 ，解

释生 活 ，足 球 赛 场 亦 如 此 。

值得 一 提 的 是 ：两 支 落 魄 的 球 队 ，通 过

这场 被 人 冷 落 的 球 赛 ，完 成 了 四 个 “空 前 ”的

奇迹 ，必 将 永 载 世 足 赛 史 册 。那 就 是 ：一 个

球员 （俄 队 9号 ）一 场 连 进 五 球 ；一 个 球 队 22

员战 将 轮 番 上 阵 ，无 一 人 将 冷 板 凳 坐 到 底

（ 俄 队）；一 位 42岁 的 老 将 （喀 队 米 拉 ）竟 然 披

挂上 ；老 将 42岁 竟 能 2分 钟 内 攻 破 对 方 城

池！

说“空 前 ”为 敢 说 “绝 后”，但 有 一 点 可 以

断言 ：

“ 辉 煌 的 创 造 权 不 仅 仅 属 于 辉 煌 的 队
伍！”

古人 咏棋诗
文/李天培

象棋 ，是 双 方 在 同 等 条 件 下 比 智
力、比 技 巧 的 全 面 竞 赛 ，各 个 环 节 都
浸透 着 诗 意 ，它 既 是 文 人 深 思 、抒 情
的手 段 ，又 是 抒 情 的 对 象 。以 抒 情 为
己任 的 诗 人 ，怎 能 不 爱 ，怎 能 不 写
呢？

近读
古诗 ，发
现借 象 棋
抒发 情 感
的佳 句 妙

语，比 比 皆 是 。三 国 时 诸
葛亮 的 诗 云：“苍 天 如 圆
盖，陆 地 似 棋 局。”唐 代
诗人 元 稹 就 作 过 “出 车 排
远阵 ，飞 炮 过 江 河”的 诗
句。韩 愈 作 诗 道：“酒 食
罢无 事 ，棋 塑 以 自
娱。”。杜 甫 的 诗：“楚
江巫 峡 半 云 雨 ，清 簟 疏 帘
看弈 棋。”王 维 诗 道 ：

“ 疏 雨 池 塘 鱼 避 钓 ，晓 莺
窗户 客 争 棋。”清 代 袁 枚
的诗：“拢 袖 观 棋 有 所
思，分 吃 楚 汉 两 军 峙 。非

常喜 欢 非 常 恼 ，不 看 棋 人
总不 知。”这 些 棋 诗 ，意
境飘逸 ，读 来 颇 感 有 味 。

最享 誉 后 世 的 明 代 哲
学家 王 守 仁 哭 棋 诗 ：

象棋 在 手 乐 悠 悠 ，苦
被严 亲 一 旦 丢 。

兵率 堕 河 皆 不 救 ，将
军溺 水 一 齐 休 。

马行 千 里 随 波 去 ，土
入三 川 逐 浪 流 。

炮响 一 声 天 地 震 ，象
若心 头 为 人 揪 。

王守 仁 是 个 棋 迷 ，少 年
时家 贫 如 洗 而 常 迷 于 象 棋 ，
其母一气之下将棋子扔 到河
里，他 在 怒 中 咏 出 了 脍 炙 人
口的 诗 句 ，形 象 而 曲 折地倾
诉了 自 伤 的 隐衷 。

逛
文
化
巷

平时 喜 欢 读 书 写 作 ，每 逢 出
差在 外 总 要 抽 空 逛 书 店 。到了南
方海 边 的 S市 ，听 朋 友 介 绍 文 化
一条 巷 好 新 鲜 ，那 就 不 能 不 去 光
顾。

真是 百 闻 不 如 一 见 ，文 化 巷
内家 家 户 户 都 经 商 ，门 前 摆 的 ，
门墙 挂 的 ，门 里 摞 的 ，全 是 图 书
图片 、报 纸 画 册 、文 具 用 品 、牌
棋球 类 、卡 拉OK、游 戏 机 、电 子
表、计 算 器 、打 火 机 、运 动 服 、
文化衫 、比 基 尼……

S 市 的 姑 娘 真 热 情 ，黛 眉 粉
脸，猩 红 小 嘴 ，说 出 话 来 甜 甜
的。还 没 缓 过 劲 ，已 被 两 个 小 姐
拉住 了 双 手 ，她 不 问 你 要 什 么 ，
只说 “去 看 看 货”，硬 把 你 往 门

里拉 。稠 人 广 众 的 ，这 样 拉 拉 扯
扯，真 让 老 陕 脸 红 。可 前 后 左 右 一
瞧，心 里 又 坦 然 了 ，被 拉 的 不 止 我
一个 。问 都 有 啥 货？她 们 说：“要
啥有 啥 ，随 便 玩 噢。”玩 得 起 吗 ？
我连 忙 说 啥 都 不 要 ！两 个 姑 娘 柳 眉
倒竖 ，用 力 一 甩 ，不 知 骂 了 句 啥 ，
闽南 话 咱 听 不 懂 ，大 概 是 陕 西 人 说
的“砍 头 子”！真 倒 霉 ，平 白 无 故
反遭 了 一 番 嘲 骂 ！

还是 快 去 书 摊 吧 ！对 光 屁 股 女
人的 摄 影 素 描 ，不 感 兴 趣 ，咱 又 不
搞艺 术 、健 美 ；对 那 些 “花 花 公
子”式 的 外 国 杂 志 ，裸 体 人 像 扑
克，也 不 屑 一 顾 。倒 是 书 架 下 的 一
套塑 料 压 膜 面 《金 瓶 梅 》吸 引 了
我。其 实 这 禁 书 ，在 大 学 图 书 馆 也

看过 ，但 还 是 忍 不 住 拿 起
翻。澳 门 出 的 原 版 洁 本 ，
过于 污 秽 的 性 描 写 文 字 已
开了 天 窗 ，印 价 不 过 45
元。可 老 板 伸 出 两 个 指
头。二 百 元？玩 去 吧 。两
千元 哪 ！乘 乘 ，咱 一 年 的
工资 才 值 那 套 书 。我 说 降
点。人 家 还 最 低 一 千 五 。

再降 ！一 千 二 ！手 在 钱 包
里捏 了 半 天 ，就 是 下 不 了 决
心。老 板 倒 也 开 通 ：赔 本 交
朋友 ，八 百 拿 走 。同 伴拉 起
我便 走 ，说 ，那 玩 艺 值 八
百？黑 着 头 宰 人 嘛 ！

如此 文 化 巷 ，哪 有 什 么
文化味 呀 ！

（ 高 潮 ）


